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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北省农村走出的评剧艺术家

把戏唱好了就没有遗憾

口述 剧文林 撰文 陈茗

剧文林1971年加入藁城京剧团，

1974年改学评剧，工评剧生角，2006

年调入天津市评剧院。在长期舞台实

践中，逐渐形成了板眼稳健，韵味浓郁

的表演风格。他也是天津市德艺双馨

文艺工作者、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天津评剧院院长、评剧表演

艺术家曾昭娟说：“剧文林既是我的搭

档，又是我的益友，我们合作十几年，

如今已成为公认的‘最佳黄金搭档’。”

戏剧评论家刘连群也曾说过：“文林遇

到昭娟，是如鱼得水；昭娟遇到文林，

是如虎添翼。”前不久，剧文林接受天

津电视台《最美文化人》节目专访，畅

谈了他心爱的评剧艺术。

转变心态爱上评剧

加入天津评剧院

我是纯粹的农民出身，老家在河
北藁城。小时候生产队的大喇叭里放
样板戏，我就跟着学唱。我们村里的
俱乐部觉得我是这块材料，把我吸纳
进来，教我唱《朔风吹》。我就是那种
“人来疯”的性格，什么也不怕。虽然
过去这么多年了，可当时的场景依然
记忆犹新，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村到县里参加文艺会演，我

就唱《朔风吹》。小孩儿调门儿高，京
胡弦师拉过门儿，拉着拉着，“啪”的一
声弦断了。怎么办呢？按说这时我应
该下来，让别的节目上。可我就不下
来，弦师找别的村借了一把京胡，又从
头儿开始唱，觉得心里特别美。

1971年，我考入藁城京剧团学员
班，学了三四年样板戏。但因为变声，
不得不放弃京剧，改学评剧。一开始
真不适应，水土不服，觉得评剧太简
单，不值得学。张文生老师对我特别
好，看出我情绪低落，为了开导我，给
我唱了一段《夺印》里面的“鱼儿靠得
长流水”，唱得婉转动听。大喇叭放魏
荣元先生的《黑鱼嘴》，也是评剧经典
曲目，那会儿我没听过，觉得特别好
听。张文生老师跟我说：“你就听吧，
咱们评剧里边还有好多好唱腔呢！”通
过张老师的不断开导，我逐渐转变了
心态，慢慢爱上了评剧艺术。
很多科班演员能一直坚守下来都

非常困难，因为戏曲真的经历过很低
迷的时期。那时候无论演出场次，还
是演员收入都非常低迷。当时我调到
了石家庄青年评剧团，为了生计跑过
歌厅，当过主持人，跑过场。也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办，特别迷茫。但经历过
那一段时间以后，组织上让我当副团
长，我就彻底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在脑
后，专心地管理这个剧团。

每年到冬天，正月的时候，我们剧
团就到咱天津的农村来演出，坚持了
若干年。每次到天津我都特别兴奋，
天津的观众跟其他地方的观众不一
样，演员在舞台上是一种享受。当天
津评剧院向我伸出橄榄枝的时候，我
已经47岁了。我从心里对这一块宝
地非常向往。曾昭娟院长上研究生
班，要进行汇报演出，给我打电话，问
我可不可以一起演，我说：“行啊！太
好了！”就这样我到了天津评剧院。

排《赵锦棠》重拾马鞭枪

《革命家庭》演热血青年

刚到天津评剧院，就迎来一次大
的挑战，那就是排演由传统评剧《朱痕
记》改编的原创评剧《赵锦棠》。拿角
色行当来讲，导演给我规定：“你要演
《从军》这一场的《行路》，能不能拿马
鞭枪？”就是右手拿马鞭，左手拿枪。
这难度太大了，马鞭枪太不好拿了，因
为一个短的、一个长的，再加上装扮是
武生，武生巾有两个飘带，下边腰部还
有大带，容易缠在一起。另外，穿箭
衣，一走起来容易飘。我改唱评剧小
生以来，从没拿过枪。好在我以前学
样板戏时，偷着学过一段张世麟先生
编的马鞭枪，可帮了我大忙了！不过，
这一年我已经48岁了，我要重新练

功、压腿、穿厚底儿靴。我就天天练，
得先把两条腿拾掇了！然后再练手，
几个手指头都是肿的，因为这个动作
手指头总是分不开，打得手都肿了。
再后来又出了问题，一唱到《望坟

台》，我跟他们的路数、演法都不一样，
我的演法是唱“闷帘儿”，节奏很快，改
编后赋予了人物情感因素，变得更加
缠绵悱恻了，但感觉这个地方比较拖
拉。我急得跺脚，又舍不得这段唱腔，
就自己写了一段《大悲调》。因为《大
悲调》毕竟是哭嘛，所以说两座坟，见
坟如见人，见人如见娘、如见妻。用两
个唢呐在前头伴奏，气氛非常好。

第一场演出，心情特别忐忑，担心
观众不接受。专家说你好不行，你自
我感觉好也不行，得观众说好才是真
正的行！坟前祭奠那段仪式感十足，
导演处理得也好，那种步伐，就好像仪
仗似的，直接上去就打，情感表达得特
别到位。《赵锦棠》在业内外获得了成
功，给了我信心与动力。现在想起来，
还是很怀念那场演出。

我们剧院为建党 100周年创作
《革命家庭》，我饰演江梅清，这个角色
的实际年龄比我小40岁。一开始张
曼君导演认为我比较老气，心里没底，

她说：“哎呀，老剧，你干什么剃个光头
呢？”我说：“就是在《寄印传奇》演出时剃
了头，后来就不留头发了呗，留了也没用
啊！”还得感谢造型师，给我弄了一个特
别合适的假发。解决了造型问题，又发
现气质上不太对劲，排练时我就找服装
师要了一件长衫，想先进入角色状态，把
我本人的状态丢掉。然后又想，没有文
人气质怎么办呢？就到眼镜店配了一副
圆框眼镜。然后大家都不觉得我怪了，
我自己也不那么尴尬了。拍定妆照那
天，把假发一戴，衣服一穿，张导演一看：
“嗯？这还是剧文林吗？”我就说：“是我
啊！”张导演说：“嗯，还可以！”
我得演好一个热血青年，声腔形象、

白话形象，都得让人闭眼一听，就是这个
年龄段的，不能老气。比如说，我讲台词
的时候，我说：“同学们！”就要把调门儿
升起来，语速快起来！曾昭娟院长扮演
方承，有人看完戏后跟我说：“你教方承
写字那一场，两个演员都特别有感觉。”

曾昭娟院长的精力都放在评剧上
了，她对舞台的敬畏之心很打动我。比
如排练时她那种认真的态度，对艺术永
不满足的追求，确实超乎常人。她老得
找点儿跟原来不一样的，总是在突破自
己。有一句诗叫“咬定青山不放松”，我
觉得用来形容她非常适合。

终圆拜师梦

就想好好唱戏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在我的艺术
成长过程当中，无论是从村里俱乐部到
县剧团，到石家庄，到天津，遇到过很多
位老师。我正式拜师是张德福老师。
1983年，张德福老师、李忆兰老师，还有
鼓师夏有才老师到我们剧团收徒。给我
安排的是张德福老师，结果别的老师都

来了，张老师却因故没来，别人都顺理成
章拜了师，我没拜成。

20年以后，到2003年秋天，我们到
北京演《胡风汉月》。一位同事跟我说：
“赶紧去看你师父去！”我愣了，没反应过
来。他说：“愣什么神儿，赶紧走吧，德福
老师等着你呢！”我赶紧跟他走，到花店
买了一束鲜花，来到张德福老师家。进
门后见到师父师娘，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止不住地流泪。过了老半天，我把这
些年自己是怎么做的、自己都会什么，一
五一十地汇报给师父。师父和师娘都很
感动。师父说：“不要难过，这个事儿咱
们接着办。”2004年，我正式拜入张德福
老师门下，圆了拜师梦。
很多演员特别看重梅花奖。我在石

家庄时，准备了一出戏，跟我的第一位师
父董进才老师讲：“我想报梅花奖。”董老
师说：“小子，我问问你啊，你觉得魏荣元
先生怎么样？好吗？小白儿（小白玉霜）
好吗？新凤霞好吗？你喜欢他们什么
呀？”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你不是喜欢人
家的艺术吗？观众记住的是什么？你记
住人家的是什么？将来观众会记住你的
是什么？这个你自己拿主意。后来呢，
经过自己翻来覆去地琢磨，觉得董老师
的话有道理。可能我这个人在这方面的
追求不是那么强烈，所以我把这件事放
下了。不背负这些包袱以后，在研究自
己的戏上，精力会更专注。所以说，我在
天津这十几年，我很享受，有遗憾，但也
不是太遗憾。我也没有什么奢望，就想
唱戏，就想好好唱戏。

评剧陪伴了我大半生，到如今这个
年纪，除了在舞台继续发光发热之外，闲
暇之余我也在指导后辈，传承评剧艺
术。回顾自己的艺术之路，有收获，有遗
憾，但更多的是幸福与感恩，只为了对得
起舞台下观众的掌声与喝彩。

讲述

余太湖 为山区孩子筑起“书的长城”
本报记者 郭晓莹

“我没有读到的书

希望孩子们帮我读”

“我为山区孩子送本书”公益活动是一个漫
长而又艰难的过程。余太湖回忆，第一次收书
送书是在2012年，当时他想给自己的母校——
金沙县龙坝茶中（现改名为五龙街道中心完小）
送一批书。“亲戚家的小孩送来十多本，有《十万
个为什么》《昆虫记》等，我很开心。后来又陆续
收到大家送来的书，一共两百多本。”
给母校送书的想法产生于一次难忘的回乡

之旅。那时余太湖和几位老同学一起回到金沙
县，为寻找儿时记忆，他们专程回到母校。看到
学校里空空荡荡、落满灰尘的书架，他心里有点
儿难受，又想起自己小时候酷爱读书却一书难
求的困境。“我小时候家里没钱买书，从家到金
沙新华书店要走15公里，其中有一部分是山
路，不通车。每次去书店，我都会捧着一本书看
上很久，直到估计天快黑了，才恋恋不舍地放下
书往回走。实在没书可读时，即便半张报纸、一

张地图，我也能看上半天。”为母校送书、为山区
孩子送书的想法在他脑子里冒出来。“我没有读
完的书，希望孩子们帮我读完；我没有读好的
书，希望孩子们能读好；我没有考上的高中，希
望他们能考上；我没有走进大学校门，希望他们
都能上大学！”余太湖说。

考虑到自己的生活也不算宽裕，况且一个
人的力量再大能送多少本书？余太湖就想充分
利用自己跑出租车的便利向乘客讨书，也向亲
朋好友讨书，众人拾柴火焰高，发动大家一起为
山区孩子募集更多的书。

余师傅上班开公司的出租车，送书就用自
家车。那阵子他刚买了一辆大众Polo，两百多
本书装进后备箱，一路开出二百多公里，来到母
校。“副校长杨远录接待了我，跟我一起把书搬
到学校图书室。在场的老师们纷纷感慨地说，
如果从学校毕业的每个学生都能给学校捐一本
书，那学生们很快就有很多书可以读啦！”余太
湖感受到师生们的那种开心，这更激励了他一
次次驶上为山区学校孩子们送书的路。

转眼十年，从余太湖手中收来的书不计其
数，送出去的书越来越多。他粗略统计了一下，
经他之手送到山区图书室的书超过50万册，另
外还有体育用品15万件，学习用品15万件。

有一次，他在车里装了两千多本书，后备
箱、副驾驶、后排座位都塞得满满当当。算起来
这些书大约有750公斤，远远超出这辆车的正
常载重量。“因为太重了，我只好慢慢开，从贵阳
出发，到目的地金沙县润弟希望小学，总共二百
多公里路程，我开了足足5个小时。”这辆车对
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当年
我买这辆车可以说就是为了送书，至少有15万
公里的行程是做公益跑出来的。前不久我儿子
想把它置换成新车，我坚决不同意，因为它给我
的回忆太多了。”

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

主动为山区孩子送书

送书，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书可读。
余太湖回忆说：“最特别的一次是前几年在金沙
县红光小学。为了捐书、送体育用品，我去过红
光小学很多次，跟学校的保安都熟了。那天我

走进校门，直接走到图书室，正巧看到几个学生
在那津津有味地读着我们送去的书。”
余太湖拿手机悄悄拍下眼前的一幕。见到

校长后他问：“这几个学生是哪个班的？叫什么
名字？我要奖励他们。”校长召集学生们开大
会，把那几个读书的学生请上讲台。余太湖发
给他们一些奖品，鼓励他们继续认真读书。

如今这些爱读书的孩子已经长成了中学
生。那个画面一直留在余太湖的脑海里，他感
到无比欣慰。后来他常去捐建图书室的学校，
看看那些读书的学生，这成了他的一个习
惯。“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一件好事，都可能
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余太湖说，这是他多
年坚守的信念，也是他送书路上的一份鼓励
和动力。
在余太湖的感召下，很多爱心人士、爱心企

业加入了“我为山区孩子送本书”公益活动。爱
心人士渐渐从贵阳扩展到全国各地。提到这
些，余太湖如数家珍——连续4年资助12名困
难学生的张友文先生，在金沙木孔镇龙江小学
捐建了图书室；深圳的魏艳超先生在黔西市太
来乡水溏小学捐建了他的第6个图书室；北京
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管刘鲁旦先生捐建了安龙
县笃山镇中学的“水本”图书室；智利华侨陈怡
丹女士捐建了两个图书室，并资助了6名困难
学生……余太湖说：“是爱把大家的心连接在
一起，我是爱心的桥梁，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
加入了我们的公益活动中，这是我最想看到的
结果。”
爱心路上感人的故事很多。很多坐过余师

傅出租车的人，都成了捐书的热心人。2016
年，一位女士从贵阳市区乘坐余师傅的出租车
到贵阳机场，路上短暂的聊天，她了解到余师傅
讨书送书的故事，主动加了微信。后来她通过
余师傅牵线，长期捐助两名山区小学生。2022
年9月，她又主动委托余太湖为贵州山区的孩
子捐建10个图书室，还捐赠了很多体育用品，
总值近30万元。余太湖感慨地说：“从第90到
第99个图书室都是她出资捐建的。只是当年
乘出租车时的一面之缘，她却对我如此信任，全
权委托我来做这件事。而直到现在她也不肯告
诉我真实姓名，我只知道她是一位定居在杭州
的贵州人，微信名叫‘栀子’。”

用书搭起长城造型

登上大学讲台讲公益课

这些年他们还开展了很多次回访活动，寒
暑假到各个图书室走访，有些爱心人士也会带
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去。余太湖说：“这时候我常
会收到两个方面的反馈：山区学校和受助学生
家长告诉我，他们的学生读了我们送的书之后
成绩好转了，作文水平提升了，上课下课都听话
多了，学业上更努力了；爱心人士家庭也会对我
说，他们的孩子从山区参与活动回来后，会主动
洗衣服、洗碗、拖地板，也不那么挑食了。”通过
公益帮助别人，同时也得到了别人的帮助。余
太湖说，这正是他坚持做公益的原因，也是让他
感到最快乐的事。

谈起书，余太湖总有滔滔不绝的话题。“我
最喜欢的书是王树增的《长征》。从小就爱看红
军的故事，我的梦想是当兵，遗憾的是没当成。”
对《长征》的喜爱，余太湖可以说到了入迷的程

度。“从《长征》这本书里我学到了红军那种坚忍不
拔、不屈不挠的精神。我能在地图上标记岀长征
的路线图，不敢说毫厘不差，但至少绝大部分准确
无误。”第100个图书室选择在太平县太平中学的
原因，就是因为那里曾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
余太湖希望学生们都要铭记红色历史，发扬长征
精神。

这些年余太湖一直坚持读书：“埃德加·斯诺
的《西行漫记》我至少读过三遍，还有《林海雪原》
《大刀记》《三国演义》《西游记》……我有空就读，
《红楼梦》读了两遍开头，但可能我文化水平太低，
一直读不进去。”说到这里，余太湖有些不好意思
地笑了。“我才初中毕业，到现在多少能写一点东
西，还得感谢当年教我们初中语文的罗安棋老
师。罗老师的语文课教得特别好，我上初中时还
在两个班一百多人中获得了作文第一名呢。”此时
的余太湖又显得很开心。
“2022年11月30日，我们挂牌了第100个‘蒲

公英’图书室。我提前和学校商量好，在我们捐赠
的乒乓球台上，用我们捐赠的图书摆出一道书的
长城。在捐赠会上我说，用书本摆出的长城，经风
经雨就会垮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书中的文化变
成心里的知识，把它筑牢在每个同学心底，那我们
心底这座书的长城就会坚不可摧！”说到这里，余
太湖师傅有些激动，又有些开心。
书的长城，长城的书，早就扎根在余太湖的内

心深处，而这个提法最早来自他拉过的一位乘
客。有一次，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乘客上了车，看
到车上的服务牌，认出司机就是收书送书的余太
湖。乘客是贵州商学院的老师，姓刘，余太湖喊他
刘哥，后来两人成了很熟的朋友。刘哥对余太湖
说：“虽然你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但你用一本一
本的书筑起了一道书的长城，这种行为真的值得
敬佩！”余太湖想：“或许我们送出的书真的会在每
个读书人、每个同学心底筑起文化的长城，这不就
是它真正的意义吗？”从那时起，他一直想用图书
摆出长城造型，但由于场地和其他原因迟迟没能
实现。直到这一次，这个心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刘哥还邀请我到学校给同学们讲公益课。

我当时都惊呆了，我就是初中毕业，哪有资格给大
学生讲课？”余太湖连声拒绝，刘哥鼓励他说：“你
就给学生讲你为什么要讨书送书，你做这些事的
目的是什么，这期间发生了哪些故事就行！”余太
湖真的登上了大学讲台，当着众多学生的面，他说
自己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从没进过高中校门，更
不要说大学讲台了……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听得
入了迷。后来，余太湖又受邀到好几所大学讲过
上百场公益课，推广他的收书送书行动。

捐书离不开家人支持

获奖后继续回报社会

第100个“蒲公英”图书室正式挂牌那天，恰
好也是余太湖的农历生日。不仅如此，十年前他
第一次去母校送书的时间也是11月30日。说到
这些巧合，余太湖的语调中洋溢出幸福感。
这十年来，余太湖在为山区孩子讨书的同时，

也了解到一些困难家庭孩子的情况，为这些孩子
四处奔走、多方争取援助。在他的努力下，有近千
名困难家庭的孩子得到了一对一资助。每个孩子
每个月的爱心资助生活费从100元至500元不等，
目前很多受过资助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余师傅
还帮助过一些患有唇腭裂、脑瘫、小儿麻痹症的孩

子，让他们得到医疗救助。在他帮助过的孩子中，
有两个女孩喊他“余爸爸”，这就是“大女儿”杨术、
“二女儿”元藤。早在2014年，余太湖了解到这两
名女孩上学凑不齐学费，便组织爱心人士帮她们
捐款，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他还把两个女孩接到自
己家里吃饭，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如今，两个
“女儿”一个正在上大学，一个已经参加工作。

捐书十年，离不开家人的一路支持。当年余
太湖从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来到贵阳打工时，认
识了妻子秦洪英，结婚后定居贵阳，生下两个儿
子。大儿子开网约车，已成家立业，有一儿一女；
小儿子还在上初二。有时收书送书忙不过来，大
儿子也会主动给父亲帮忙。

余太湖每天辛苦工作，每个月还要拿出一笔
钱支持公益事业，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秦洪英从
一开始就非常支持丈夫的送书行动，认为这是在
做好事，但后来次数太多，有时甚至影响正常生
活，难免有些牢骚。“记得在2016年夏天，她把我
留着送书的500元‘私房钱’给花了，我和她吵了
一架，没想到当天晚上她去借了钱，默默地放在电
视机上……”
虽说吵吵闹闹，但一提到送书，妻子便会不遗

余力地支持丈夫，这已经成了她的一种习惯。“只
要他自己有能力，有精力，还跑得动，他喜欢做就
去做吧，反正这都是为孩子们好。”秦洪英表示。
2017年9月，余太湖当选“CCTV年度慈善人物”，
他回忆说：“我到央视领奖，特意带着妻子一起去
北京。回来后有记者采访她，她说，全国14亿人
才评出10个人，我为我丈夫感到自豪！”
就连余太湖的小孙子也为爷爷感到骄傲。余

太湖说：“当地很多小学校都贴着我的照片和事迹
材料，包括在我小孙子读书的学校，孩子常指着照
片对同学们说，那是我爷爷！”

余太湖珍藏了一系列证书——2018年9月，
他荣获第十届中华慈善奖；同年，他被评为第六届
贵州省道德模范；2019年，余太湖家庭荣获全国
最美家庭称号；2022年，余太湖获评贵州省优秀
春晖使者……这是社会对他的肯定，也是激励他
继续前行的动力。

即将挂牌的第103个图书室位于麻阳县一所
学校，图书等物品已购买到位。这个图书室对余
太湖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就在最近，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授予余太湖“正能量特别奖”及一万元
奖金，这个图书室正是用这笔奖金捐建的，他说：
“因为讨书送书引起了社会关注，我才会荣获这个
奖项，所以我要用这笔奖金继续回报社会。”

余太湖
贵州省贵阳市出租车

司机，被称为“讨书的哥”。
十年间通过讨书为多所乡村
小学捐建上百个图书室。发
起“一对一”爱心帮扶活
动。曾获评CCTV年度

慈善人物。

“第102个图书室的图书等捐

助物资已经全部到位，第103个图

书室的捐助物资正在筹备之中，这

两个新的图书室很快会正式挂牌。”

说到这里，余太湖师傅欣慰地笑了，

声音中透出几分愉悦。

他是贵州省贵阳黔运岀租汽车

公司的出租车司机，自2012年起通

过向乘客、亲戚、朋友和熟人讨书，

帮助很多山区学校捐建了上百个图

书室，贵阳人都知道这个“讨书的

哥”。在这十年里，在这个平凡得不

能再平凡的岗位上，他坚持不懈地

做着同一件事，感动并带动了很多

热心人士，纷纷加入“我为山区孩子

送本书”公益活动。

由于余太湖师傅每天要开出租

车去工作，为了不过多地打扰他，也

出于交通安全的考虑，我们的采访

持续了好几天。收尾那晚，时针指

向23时28分，我等着余师傅收车下

班，需要再核对几个细节。他告诉

我，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贵阳飘起

了雪花。

余
太
湖
送
书
的
车

剧文林演出剧照


